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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本《近住八齋戒文》考释* 

 聶鴻音
 

提  要 

  本文解讀了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收藏的西夏文譯本

《近住八齋戒文》，順便猜測西夏人翻譯所據的漢文原書出自遼

代。書中在中原傳統八關齋戒的基礎上融入了一些密教成分，反

映了佛教史上顯密融合趨勢的早期情形。 

關鍵字：佛教、八關齋戒、西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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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宗佛教自盛唐時期傳入東土，中原的佛教由此出現了

「顯」、「密」二宗之稱。進入晚唐五代以後，這兩個宗派在中國

北方某些地區顯出了一些融合的趨勢，其中的反映之一就是在傳

統的顯宗受戒過程中加入了密宗的誦咒和觀想。本文準備介紹一

部已佚漢文佛教著作的西夏譯本，從中似可窺見佛教史上這一融

合趨勢的早期情形。 

西夏本《近住八齋戒文》講解的是佛家齋戒儀軌，目的在於

指導在家的信徒如何利用較短的時間來體驗佛教的精神世界和出

家人的行為規範。原件有刻本和抄本各一種，1909 年一併出土於

內蒙古額濟納旗的黑水城遺址，今藏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

所，編號 инв. № 733 和 инв. № 5964。書題著錄首見戈爾巴喬娃和

克恰諾夫合著的《西夏文寫本和刊本》1，西田龍雄在《西夏文佛

經目錄》中據書題勘同敦煌出土的《佛說八齋近住淨戒經》（S. 

1306）2，其版本形制則有克恰諾夫在 1999 年的詳細描述。3結合

克恰諾夫的著錄和上海古籍出版社蔣維崧、嚴克勤二位先生上世

紀末在聖彼得堡拍攝的照片看，這兩個本子的基本情況如下： 

733 號為蝴蝶裝刻本，21 葉，半葉 7 行，行 16 字。版口題西

夏文書題簡稱「 」（八戒）及葉次，尾題「 」

                                                 
* 感謝兩位匿名審稿人及周伯戡先生對本文提出的寶貴意見。文稿中遺留

的錯誤由我個人負責。 
1  

З. И. Горбачева и Е. И. Кычанов, Тангутские рукописи и ксилографы,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осто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63, стр. 98, 133. 
2  西田龍雄《西夏文華嚴經》第 3 冊（京都：京都大學文學部，1977），

頁 30。按敦煌寫本《佛說八齋近住淨戒經》影印件見黃永武主編《敦

煌寶藏》第 10 冊（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1）頁 36，題《佛說

八支近住淨戒經》，講的是長爪梵志向佛詢問八齋戒的故事，與本文討

論的西夏本《近住八齋戒文》迥異。 
3
 Е. И. Кычанов, Каталог тангутских буддийских памятников(Киот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Киото, 1999), стр. 575-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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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住八齋戒文）4及「 」（天盛丁丑九

年七月日施），知為 1157 年西夏某人所施印。初裝本曾脫膠散落，

後又經人用紅線重新裝訂，導致頁次多有錯亂，所幸全書頁面保

存基本完好，唯缺首頁開頭的六行及中間的一行。 

5964 號為卷子裝抄本，已斷為不相連的兩截，存 79 行，行

20 字。卷尾題「 」（近住八戒齋文）及「 」（校

同）二字。現存部分約為全書的三分之一，內容相當於「弟子曰

能時闍梨作如是念佛菩薩各自身放光明」至「受此八戒而為齋之

人福德無量」，以及「作一切有情皆令成佛之想破惡見論」至卷尾。

全書用熟練的草體字抄成，辨識不易，但可看出其間有 4 處與 733

號刻本不同。 

兩個本子的現存部分都沒有提供漢文本原作者、西夏譯者和

施主的信息，唯一值得注意的是卷尾的那首七言偈，可以漢譯作： 

奉詔略明近住義，甘露點滴擊法鼓。所獲福德皆無遺，

有情當共得佛道。 

這是漢文原書作者在編完《近住八齋戒文》時寫下的結語，

其中「奉詔」兩個字表明該書是遵照皇帝旨意編成的。由此看來，

那位佚名的作者必然是一位曾得到某朝皇帝寵信的高僧，他的在

世時間不晚於西夏譯本印施之前的 12 世紀上半葉，而且，那位未

知的皇帝一定對佛教的齋戒感到興趣，而這位和尚本人也在這方

                                                 
4
 西夏「 」（文）字在這裏有可能只是用在書題後面的「類別標記」，

並沒有具體的辭彙意義，所以實際的書題或許是「近住八齋戒」。西夏

文獻裏同樣的情況還有「 」（孟子文=《孟子》），見科羅科洛夫

和克恰諾夫《西夏譯漢文經典》（В. С. Колоколов и Е. И. Кычанов, 

Китайская классика в тангутском переводе,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66），

頁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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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做過些研究和宣傳工作。 

通過翻檢史料可以感觉到，最符合上述條件的人應該是遼代

著名學僧思孝。 

思孝俗姓郎，生卒年不詳，半路出家於覺花島海雲寺（在今

遼寧興城）。以其「行業超絕」贏得遼興宗寵信，賜號「崇祿大夫

守司空輔國大師」，受舉國尊崇。重熙十七年（1048）住持縉雲山，

興宗還曾差人前去探望。5思孝一生著述頗豐，高麗僧義天曾搜集

了 21 種，37 卷，著錄於《新編諸宗教藏總錄》卷二，然而遺憾的

是，這些著作好像一部也沒有保存下來。目前我們能見到的思孝

作品只有他於重熙二十二年（1053）奉詔為沙門德雲所編《大藏

教諸佛菩薩名號集》撰寫的一篇序言6，其中沒有多少關於他本人

思想的信息。 

在義天提供的思孝作品目錄中，除去有關《華嚴》、《涅槃》、

                                                 
5 思孝的生平資料僅見金王寂《遼東行部志》的一段記載：「癸卯。是日得《海

山文集》，乃遼司空大師居覺花岛山海雲寺時所製也，故目其集曰『海山』。師

姓郎，名思孝，蚤年舉進士第，更歷郡縣。一日厭棄塵俗，祝髮披緇，已而行

業超絕，名動天下。當遼興宗時，尊崇佛教，自國主以下，親王貴主皆師事之。

嘗錫大師號曰『崇祿大夫守司空輔國大師』。凡上章表，名而不臣。興宗每萬

機之暇與師對榻，以師不肯作詩，先以詩挑之曰：『為避綺吟不肯吟，既吟何

必昧真心？吾師如此過形外，弟子爭能識淺深？』師和之曰：『為愧荒疏不敢

吟，不吟恐忤帝王心。本吟出世不吟意，以此來批見過深。』『天子天才已善

吟，那堪二相更同心？直饒萬國猶難敵，一智寧當三智深。』二相謂杜令公、

劉侍中也。後遇天安節，師題松鶴圖上進云：『千載鶴棲萬歲松，霜翎一點碧

枝中。四時有變此無變，願與吾皇聖壽同。』師自重熙十七年離去海島山，住

持縉雲山，興宗特遣閤門張世英齎御書并賜香與磨絲等物。書云：『冬寒，司

空大師法候安樂？比及來冬差人請去，幸望不賜違阻。』末云；『方屬祁寒，

順時善加保攝。』詳其始終，問訊禮如平交，非當時道行有大過人者，安能使

時君推慕如此？然亦千載一遇，豈偶然哉？」 
6
 野上俊靜，《遼代學僧思孝——房山石經介紹之一》，《佛教歷史與文

化：佛教史學會三十周年紀念論集》（京都：佛教史學會編，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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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華》等著名經典的注疏和科文之外7，值得注意的是那幾部講

述佛家儀軌的著作，概有《發菩提心戒本》三卷、《大乘懺悔儀》

四卷、《近住五戒儀》一卷、《近住八戒儀》一卷、《自誓受戒儀》

一卷、《諸雜禮佛文》三卷、《自恣緣》一卷、《釋門應用》三卷、

《持課儀》一卷（《大正藏》55，頁 1174 下欄8）。當然，僅憑書題

的相近我們自不敢妄言《近住八齋戒文》就是思孝的《近住八戒

儀》，但是這份目錄畢竟提示我們，本文介紹的這個西夏文本有可

能是從遼代作品轉譯來的。此前索羅寧的研究已經表明遼代的「華

嚴禪」思想曾對西夏施加過一定程度的影響9，那麼，我們設想遼

代盛行的「平民化」齋戒儀軌也同時被西夏人所接受，似也並非

全無道理。 

在存世的藏經中還沒有發現與《近住八齋戒文》完全對應的

漢文原本。從西夏譯本看，這部著作的主體內容是對八關齋戒受

持儀軌的描述和解釋，有些記述與存世的經典不盡相合。書中明

確徵引了前代佛教著作近二十種，儘管少量引文還不能得到十分

圓滿的解讀，但我們仍然可以感覺到，就像許多東土佛教撰述那

樣，其中有些文字並非直接來自原始經典，而是來自其他佛教著

作的轉引或轉述。例如文中徵引《善生經》： 

                                                 
7
 這些著作包括：華嚴經玄談鈔逐難科一卷，華嚴經修慈分疏二卷，華

嚴經略鈔一卷、科一卷，涅槃經後分節要一卷，法華經三玄圓讚二卷，

法華經圓贊科一卷，金剛般若經科一卷，大寶積經妙慧童女會疏三卷，

大寶積經科一卷，觀無量壽經直釋一卷，報恩奉盆經直釋一卷，八大

菩薩曼陀羅經疏二卷、科一卷。見《大正藏》第 55 冊，第 1166 頁上

欄至 1172 頁下欄。 
8
 本文徵引佛典均據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經》本，括號裏標出的是引文

在《大正新修大藏經》的位置。下同。 
9
 K. Solonin, “The Glimpses of Tangut Buddhism”, И.Ф. Попова сост. 

Тангуты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кая фирма 

«Восточ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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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生經》云：善男子、善女人欲持八戒齋，若自身在

執、有惡意律儀，齋日當作莫行之方便。[1]
  

本段文意不見《長阿含經》卷一一及《中阿含經》卷三三所

錄《善生經》，惟見《法苑珠林》卷八八：「《善生經》云：若諸貴

人常敕作惡，若欲受齋，先當宣令所屬之境，齋日莫行惡事，如

是清淨得齋。若不遮者不成，以惡律儀故。」（《大正藏》53，頁 933

下欄） 

在多數情況下，即使現有原典存世，《近住八齋戒文》的引文

也可能另有來源。如文中在解釋「食量」時說： 

《增一阿含經》云：多食致患苦，少食氣力衰。處中而

食者，如秤無高下。 

這首偈不見今本《增一阿含經》，僅見《法苑珠林》卷四二（《大

正藏》53，頁 612 下欄）、《釋氏要覽》卷一（《大正藏》54，頁 275

上欄）等處徵引，其中「患苦」語序與《法苑珠林》相同，而《釋

氏要覽》作「苦患」，似乎表明這首偈是從《法苑珠林》轉抄來的。 

另一種情況是，即使原典保存了相關內容，但《近住八齋戒

文》的引文也似非直接來自原典，而是來自《法苑珠林》。例如文

中在解釋斋戒福德時自稱徵引《優婆塞戒經》： 

彌勒佛出時百年受齋，不如今五濁時一日一夜[受齋]。 

考《法苑珠林》卷八八（《大正藏》53，頁 932 上欄）引《優

婆塞戒經》作「彌勒出時百年受齋，不如今日五濁世時一日一夜」，

而《優婆塞戒經》卷五（《大正藏》24，頁 1063 中欄）作「彌勒

出時百年受齋，不如我世一日一夜」，其中沒有「五濁」一詞，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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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不如《法苑珠林》貼切。 

事實上，《近住八齋戒文》的典籍徵引見於《法苑珠林》的已

經佔到了十之七八。儘管有少量引文的來源還不清楚，但我們已

經可以相信，這部書的作者在編纂過程中恐怕並沒有博覽群經，

而僅僅是參考了《法苑珠林》之類的佛教類書，甚至還依據了某

些目前尚無法查證的民間傳授。根據這樣的認識，我們不妨把《法

苑珠林》作為解讀西夏本《近住八齋戒文》的主要參考資料，也

就是說，如果有某段文字既見於原始佛典又見於《法苑珠林》，我

們也傾向於認為後者是其實際來源。當然，把引文的最早出處放

在次要地位，這種做法與通常的漢文古籍整理慣例不同，那是因

為本文的目標是對西夏文本提出翻譯的依據而非對漢文佛教經典

做出訓解。 

對西夏本《近住八齋戒文》的解讀實際上是對那部已佚漢文

原書的「構擬」。當然，我們提供的漢譯文固然可以盡最大可能再

現漢文原書的總體意義和語言風格，但是並不能保證和原書字字

不差。下面的全文解讀以俄藏 733 號刻本為基礎，參校俄藏 5964

號草書抄本，兩者間的異文以脚注形式注明，733 號的殘缺文字以

□號標識，原件的雙行小注改排單行並以括號標識。每段漢譯文

後面另附有注釋，目的是展示漢譯的文獻依據。注釋中徵引佛典

據《大正藏》，但對原書的標點有改動。 

原文：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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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漢譯： 

夫釋迦教主一世所說八萬四千法門不過三學，即戒定慧也。

慧以絕障，出乎三界，定超欲界，戒脫惡趣。三戒相輔，以戒為

本，出乎流轉，乃至無上菩提。戒有二種：一，長時所持之戒，

他書中廣……猶如英雄一戰而敵軍常北者，是近住八齋戒也。[1]

持此戒意在渡生，故得無上菩提，何需更言其他樂趣？故《四天

王經》云：佛說： 

六齋神足月，受持清淨戒。是人壽終後，功德必如我。

[2]
 

                                                 
10 （三戒），據上文文意當作「 」（三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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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齋日者，《提謂經》云：佛與提謂長者言，每月有六齋日，

初八、十四、十五、二十三、二十九、三十日也。此是六至日。

諸天鬼神閻羅王等於此六日，上自人，下至鳥獸鬼龍，伺察善惡，

告四天王，依次至於帝釋。覆校福禍，敕閻羅王等，於孝順父母、

齋戒修善者除其鬼簿，增壽益算，入於生天；於不孝父母、不齋

戒、不修善而造罪者錄之鬼簿，減壽除算，入於受報。[3]
  

注釋： 

[1] 「戒有二種」以下見《法苑珠林》卷八八引《大智度論》：

「五戒常持，時多而戒少。一日戒，時少而戒多。若無大

心，雖復終身持，不如有大心一日戒也。譬如懦夫為將，

雖復將兵終身，卒無功名。若英雄奮發，禍亂立定，一日

之勳，名蓋天下。八戒比於餘戒，亦復如是。」（《大正藏》

53，頁 932 上欄）按《大智度論》卷一三於「卒無功名」

上有「智勇不足」四字。（《大正藏》25，頁 160 中欄） 

[2] 此偈不見今本《四天王經》，惟見《法苑珠林》卷八八及

《大智度論》卷一三徵引。首句「六齋神足月」，《法苑珠

林》誤作「六齋神足日」（《大正藏》53, 頁 932 上欄），《大

智度論》作「六日神足月」。（《大正藏》25，頁 160 上欄） 

[3] 本段文字見《法苑珠林》卷八八徵引：「《提謂經》云：提

謂長者白佛言：世尊！歲三齋皆有所因，何以正用正月、

五月、九月？六日齋用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二十三

日、二十九日、三十日？佛言：……諸天帝釋太子使者、

日月鬼神、地獄閻羅、百萬神眾等，俱用正月一日、五月

一日、九月一日，四布案行帝王臣民八夷、飛鳥走獸鬼龍

行之善惡，知與四天王月八日、十五日盡三十日所奏同不，



168 臺大佛學研究．第二十三期 

 

 

  

平均天下，使無枉錯。覆校三界眾生罪福多少所屬，福多

即生天。上即敕四鎮五羅大王司命增壽益算，下閻羅王攝

五官除罪名、定福祿，故使持是三長齋。是故三覆八校者，

八王日是也。亦是天帝釋輔鎮五羅四王、地獄王、阿須輪

諸天，案行比校，定生注死，增減罪福多少。」（《大正藏》

53，頁 932 中欄至下欄）按《提謂經》今有敦煌寫卷存世，

其中 S.2051 號殘存部分相當於「[俱]用正月一日、五月一

日、九月一日」以下11，文字略有不同。 

原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漢譯： 

                                                 
11

 黃永武主編《敦煌寶藏》第 15 冊（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1），

頁 552。 



西夏本《近住八齋戒文》考释／聶鴻音 169 
 

 

  

神足月者，《賢愚經》云：「臘月也。其月諸佛如來降伏外道

六師，顯現神變」，[1]故曰神足月。因是攝持敗邪興正之時，故受

持齋戒則福德多也，猶菩提樹年年值佛涅槃之日葉落，年年成正

覺之日於金剛座上放舍利光，諸天皆受花雨之時也。[2]此時以後，

亦可受持齋戒。《正法念處經》云：「閻浮提人作善作惡時，地神、

虛空神、諸天王得依次相告，乃至頂上」[3]，故豈可不持齋戒？ 

受持清淨戒者，如欲水體澄淨，濾其渣滓，而為淨水，欲戒

體純善，息其諸惡，令持者離苦而得清淨，故曰清淨戒。 

是近住八戒者，梵行具足，近住出家之八戒也。近乎聖者阿

羅漢，故亦曰近住。[4]
  

注釋： 

[1] 諸佛如來降伏外道六師顯現神變，事見《賢愚經》卷二《降

六師品》。（《大正藏》4，頁 360 下欄至 366 上欄） 

[2] 《法苑珠林》卷二九引《西域記》：「畢缽羅樹下金剛座處，

是菩提座，三世諸佛咸此成正覺。佛方就之，仍為石室，

龍留影也，世稱名地。其菩提樹，周垣甎壘以崇固之，東

西闊，周可五百四十步。……有骨舍利，狀如人指節。舍

利者，大如真珠。彼土十二月三十日，當此方正月十五日

也，世稱大神變月。若至其夕，必放光瑞，天雨奇華，充

滿樹院。彼土常法：至於此時，道俗千萬，七日七夜，競

申供養。凡有兩意，謂睹光瑞及取樹葉。其樹青翠，冬夏

不改，每至入涅槃日及以夏末，一時彫落。」（《大正藏》

53，頁 502 中欄）按《法苑珠林》本段文字乃據玄奘《大

唐西域記》卷八轉述而成，參看《大正藏》第 51 冊第 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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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中欄及 918 頁中欄。 

[3] 《正法念處經》卷二四：「一切愚癡凡夫貪著欲樂，為愛

所縛，為求生天而修梵行，欲受天樂。……地神夜叉聞已

歡喜，告虛空神。空行夜叉聞已歡喜，告四天王。如前所

說，次第乃至無量光天。閻浮提中某村某邑、某城某國、

某種姓中，某善男子，名字某甲，以信出家。剃除鬚髮，

而被法服，與魔共戰，欲出諸有。如是無量光天聞已歡喜，

告餘天曰：閻浮提人順行正法，我今隨喜。」（《大正藏》

17，頁 142 上欄至中欄）按《近住八齋戒文》與此段文字

多不相合，疑其另有來源。 

[4] 近乎聖者阿羅漢故亦曰近住，《阿毘達磨俱舍論》卷一四：

「言近住者，謂此律儀近阿羅漢住。」（《大正藏》29，頁

75 中欄） 

原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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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漢譯： 

 《善生經》云：「善男子、善女人欲持八戒齋，若自身在執、

有惡意律儀，齋日當作莫行之方便。」[1]《阿含經》云：「要期請

善師，若得閑則事前澡浴身體，著新淨衣，與師往寺院中，出家

一日一夜，受持齋戒。若不能，則在自家不與婦人雜處。日未出

時往佛像前，謂發大菩提心，我當獲戒。」[2]通曼茶羅，奉五種供

養，誦《三十五佛》，做七支法事（依《普賢行願》誦《七支偈》），

懺悔所為一切重罪。 

次受歸依三寶戒。《智度論》云：「佛前師處胡跪合掌，作如

是言：願闍梨憶念[3]，以慈悲心，垂施我弟子（某甲）歸依三寶戒

及近住八戒（三說）。（師曰）方便。（弟子）曰善哉。敬禮佛與師，

弟子復佛前合掌胡跪。弟子依師言作如是說：願闍梨憶念，我弟

子（某甲）自今日至成佛，歸依佛兩足尊，歸依法離欲尊，歸依

聖賢不退轉眾中尊（三說）。願闍梨憶念，我弟子（某甲）歸依佛

竟，歸依法竟，歸依僧竟（三說）。（師曰）方便。（弟子）曰善哉。」

[4]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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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苑珠林》卷八八：「《善生经》云：若諸貴人常敕作惡，

若欲受齋，先當宣令所屬之境，齋日莫行惡事，如是清淨

得齋。若不遮者不成，以惡律儀故。」（《大正藏》53，頁

933 下欄） 

[2] 本段文字出處未詳。 

[3] 闍梨，西夏字面作「師主」。《佛阿毘曇經出家相品》卷二：

「闍梨憶念，我某甲盡形壽歸依佛兩足尊，盡形壽歸依法

離欲尊，盡形壽歸依僧眾中尊。」（《大正藏》24，頁 968

中欄）此處據以譯作「闍梨」。按「闍梨」即「阿闍梨」（ācārya）

省稱，華言「軌范師」。 

[4] 《法苑珠林》卷八九：「若無出家人可對受時，於其齋日

向佛像前，至誠懺已，自發善願。要期受云：我某甲歸依

佛，歸依法，歸依僧（如是三說）。我某甲歸依佛竟，歸

依法竟，歸依僧竟（如是三說）。」（《大正藏》53，頁 936

下欄）《大智度論》卷一三作：「受一日戒法：長跪合掌，

當如是言：我某甲今一日一夜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

如是二如是三歸依。我某甲歸依佛竟，歸依法竟，歸依僧

竟。如是二如是三歸依竟。」（《大正藏》25，頁 159 中欄）

按阿闍梨與弟子以「方便」、「善哉」對答一事不見存世佛

教經典，本段文字似另有來源。 

原文：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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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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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漢譯： 

次當說歸依三寶行相。《優婆塞戒經》云：「云何三歸依者？

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也。能說壞煩惱因，得正解脫法，能令

得之，能稟受之」[1]，故歸依諸佛、正法及一切聖賢僧眾也。《薩

婆多論》云：「問曰：『佛法無量，緣何但歸依三寶而不增減耶？』

答曰：「從境攝義無數，廢三則義闕，故定為三。」[2]此戒乃一切諸

戒之根本，故不得不受。身及所受用一併施諸三寶，世世敬奉，

直至成佛，不離不棄。當發願：自今日始，能不歸依邪魔諸天神

鬼邪教外道否？弟子曰：能。此為歸依大乘三寶戒。 

次當受大乘近住八戒。《大智度論》及《文殊問經》云：弟子

依師言當如是說：闍梨憶念，如諸佛如來盡壽不殺生，我（某甲）

一日一夜不殺生亦如是。如諸佛如來盡壽不偷盜，我（某甲）一

日一夜不偷盜亦如是。如諸佛如來盡壽不淫佚，我（某甲）一日

一夜不淫佚亦如是。如諸佛如來盡壽不妄語，我（某甲）一日一

夜不妄語亦如是。如諸佛如來盡壽不飲酒，我（某甲）一日一夜

不飲酒亦如是。如諸佛如來盡壽不著瓔珞塗香、不觀樂歌，我（某

甲）一日一夜不著瓔珞塗香、不觀樂歌亦如是。如諸佛如來盡壽

不坐高廣大床上，我（某甲）一日一夜不坐高廣大床上亦如是。

如諸佛如來盡壽不過中食，我（某甲）一日一夜不過中食亦如是。

[3]（三說）。（師曰）方便。（弟子）曰善哉。 

次當令念《十住婆沙論》偈： 

殺盜淫妄語，飲酒及華香，瓔珞歌舞等，高床過中食，

聖人所舍離，我今亦如是。以此福因緣，一切共成佛。[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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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念）。（師曰）：方便。（弟子）曰善哉。 

注釋： 

[1] 以上見《法苑珠林》卷八七引《優婆塞戒經》：「如汝所問，

云何三歸者，善男子！謂佛法僧。佛者，能說壞煩惱因，

得正解脫。法者，即是壞煩惱因，真實解脫。僧者，稟受

破煩惱因，得正解脫。」（《大正藏》53，頁 925 中欄至下

欄）按《優婆塞戒經》卷五同，惟「三歸」作「三歸依」

（《大正藏》24，頁 1061 中欄），是。 

[2] 本段文意不見《薩婆多毘尼毘婆沙》，僅見《法苑珠林》

卷八七引《薩婆多論》：「問曰：佛法境界，塵沙無量，何

故但說三種，不增不減耶？答曰：若廢三從境，境別塵沙；

若廢境從三，三歸攝盡。」（《大正藏》53，頁 925 下欄）。 

[3] 《法苑珠林》卷八八引《智度論》：「如諸佛盡壽不殺生，

我某甲一日一夜不殺生亦如是。如諸佛盡壽不偷盜，我某

甲一日一夜不偷盜亦如是。如諸佛盡壽不婬泆，我某甲一

日一夜不婬泆亦如是。如諸佛盡壽不妄語，我某甲一日一

夜不妄語亦如是。如諸佛盡壽不飲酒，我某甲一日一夜不

飲酒亦如是。如諸佛盡壽不坐高大床上。我某甲一日一夜

不坐高大床上亦如是。如諸佛盡壽不著香華瓔珞、不香油

塗身、不著香熏衣，我某甲一日一夜不著香華瓔珞、不香

油塗身、不著香熏衣亦如是。如諸佛盡壽不自歌舞作樂亦

不往觀聽，我某甲一日一夜不自歌舞作樂亦不往觀聽亦如

是。如諸佛盡壽不過中食。我某甲一日一夜不過中食亦如

是。」（《大正藏》53，頁 934 上欄至中欄）。《大智度論》

卷一三（《大正藏》25，頁 159 中欄至下欄）所記略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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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偈見《法苑珠林》卷八八引《十住毘婆沙論》（《大正藏》

53，頁 935 上欄）。《十住毘婆沙論》卷八（《大正藏》26，

頁 60 中欄）同。 

原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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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漢譯： 

次說戒之明相而使知之，不知則不悟而犯戒。不殺生者，自

殺、教人殺、見殺隨喜，殺一切生命之想亦不可生。不偷盜者，

知非己物而自盜、令人盜、見盜隨喜，盜之想亦不可生。不淫欲

者，自淫、教人淫，乃至念而宣說欲語亦不可生。不妄語者，自

妄語、教人妄語，乃至想亦不可生。若有知為惡，則欺誑雙雙不

為，當在默然方便。不飲酒者，致醉諸酒皆當離棄，自飲乃至飲

之想亦不可生。不為瓔珞塗香樂歌者，日常不著新勝飾身。歌舞

作樂者，供奉三寶以外，少許作觀之想亦不可生。[1]不坐高廣大床

上者，《阿含經》云：「床足一尺六寸非高，闊四尺非廣，長八尺

非大。越是量，方名高廣大床，不可坐也。小於是，亦不可坐金

銀牙角床上。又佛、辟支佛、阿羅漢師眾床上亦不可長坐。」[2]

不過中食者，自清晨至正午可食，而酒肉五辛除外。五辛者，《梵

網》等經云：「一大蒜（漢語曰蒜），二革蔥（山上有，形同家蔥），

三慈蔥（大食蔥也），四蘭蔥（漢語曰蔥），五興蕖（梵語也，番

語謂一切辛臭。又說：亦名芸薹及阿魏）。」[3]又說戒中五辛者，

一韭（漢語曰韭），二薤（漢語也，形同藠子，白薤也），三蔥，

四蒜，五興蕖也。[4]白淨飲食為齋，逐日漸增。過中之後酒除外，

可飲濾淨水及清汁，不得飲食其他。此即一日一夜所當受持。汝

能受持否？弟子曰「能」時，闍梨作如是念：佛菩薩各自身放光

明，入於弟子身中成戒，一切煩惱皆盡。諸佛乃至正法，我受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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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以善根饒益有情，故當成佛。令三誦而回向時，弟子敬禮佛

及師，而起往為齋。若不暇，則先齋而後受戒亦得。 

注釋： 

[1] 本段文字似化自《法苑珠林》卷八九引《文殊問經》：「佛

告：佛子！若自殺、教人殺、方便讚歎殺、見作隨喜，乃

至咒殺、殺業殺法、殺因殺緣，乃至一切有命者不得故

殺。……若佛子！自盜、教人盜、方便盜、盜業盜法、盜

因盜緣、咒盜，乃至鬼神有主劫賊物，一切財物，一鍼一

草不得故盜。……若佛子！自婬、教人婬，乃至一切女人

不得故婬，婬因婬業、婬法婬緣，乃至畜生女、諸天鬼神

女及非道行婬。……若佛子！自妄語、教人妄語、方便妄

語、妄語因妄語業、妄語法妄語緣，乃至不見言見、見言

不見，身心妄語。……若佛子！自酤酒、教人酤酒、酤酒

因酤酒業、酤酒法酤酒緣，一切酒不得酤。」（《大正藏》

53，頁 937 上欄至中欄）按《文殊師利問經》卷一作：「次

言：大德！我持菩薩戒。我某甲乃至菩提不殺眾生，離殺

生念。乃至菩提不盜，亦離盜念。乃至菩提不非梵行，離

非梵行念。乃至菩提不妄語，離妄語念。乃至菩提不飲諸

酒，離飲酒念。乃至菩提不著香花，亦不生念。乃至菩提

不歌舞作樂，離歌舞念。」（《大正藏》14，頁 496 下欄至

497 上欄） 

[2] 《法苑珠林》卷八八引《阿含經》：「高廣大床者，陛下足

長尺六非高，闊四尺非廣，長八尺非大。越此量者，方名

高廣大床。復有八種床：初四約物辨，體貴不合坐；下四

約人辨，縱令地鋪，擬於尊人，亦不合坐。一金床，二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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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三牙床，四角床，五佛床，六辟支佛床，七羅漢床，

八師僧床。」（《大正藏》53，頁 934 中欄至下欄）按引文

又見《釋氏要覽》卷一（《大正藏》54，頁 271 下欄至 272

上欄），而《阿含經》未見。 

[3] 《法苑珠林》卷九四引《梵網經》：「若佛子，不得食五辛：

大蒜、革蔥、慈蔥、蘭蔥、興渠。」（《大正藏》53，頁 981

中欄）《梵網經》卷二（《大正藏》24，頁 1005 中欄）同。

按漢本「五辛」之下原無注釋，雙行小注當為西夏譯者所

增。下同。參看《梵網經菩薩戒本疏》卷四：「此文五中，

大蒜可知。有人說慈蔥是胡蔥，蘭蔥是家蔥。上三是人間

常食。革蔥是山蔥，北地有，江南無。其興蕖，有說芸臺

是也，然未見誠文。有說江南有，葉似野蒜草，根莖似韭，

亦名栲栳子，無子，北地所無也。又釋其阿魏藥，梵語名

興蕖。」（《大正藏》40，頁 637 上欄） 

[4] 「五辛」名目及次第諸書所載不同。宋智圓《請觀音經疏

闡義鈔》卷四作「蔥、蒜、韭、薤、興渠」（《大正藏》39，

頁 997 中欄），與此略近。 

原文：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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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漢譯： 

若無師，則於佛像處受之。《文殊問經》、《薩婆多論》及《梵

網經》云：「所受戒之明相了然於心，始而至誠往佛像前，念如諸

佛聖賢見在，其處如前供養懺悔，自求教乃至誦贊，皆念如佛親

授[1]，而自如前曰善哉。念佛菩薩各自身放光明，入於自身中成戒，

一切煩惱皆盡，敬禮而往為齋。」 

次為齋之法，《齋經》云：「齋有三輩。一牧牛齋，如牧牛人

求水草，愛擇甘美豐饒者也，此齋無福。二外道尼犍齋者，為齋

時拜十由旬內諸神[2]，言我今日持齋，一日一夜不敢為惡，妻眷子

女奴婢非是我有，有少許福，而邪見未離，故功德少。三正法齋

者，受此八戒而為齋之人，福德無量。」[3]亦《境界經》云：「卯

時齋則福德殊勝，過中齋則無福德。」[4]《毘羅三昧經》云：「平

旦者，天飲食時也；正午者，法飲食時也；日暮者，畜牲飲食時

也；昏夜者，鬼神飲食時也。」[5]故不可過中。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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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苑珠林》卷八八引《薩婆多論》：「必無人受者，但心

念口言：自歸三寶，我持八戒。亦得。」（《大正藏》53，

頁 934 中欄）又卷八九引《梵網經》：「若對佛像前自誓受

者，要請得好相，方得受戒。」（《大正藏》53，頁 941 上

欄）按《梵網經》卷二作：「於佛菩薩形像前自誓受戒，

當七日佛前懺悔，得見好相，便得戒。」（《大正藏》24，

頁 1006 下欄） 

[2] 由旬，《齋經》卷一作「由延」，同為梵文 yojana 異譯，

指一日行軍里程。《大唐西域記》卷二：「夫數量之稱，謂

逾繕那（舊曰由旬，又曰逾闍那，又曰由延，皆訛略也）。

逾繕那者，自古聖王一日軍行也。」（《大正藏》51，頁

875 下欄） 

[3] 《法苑珠林》卷八八引《佛說齋經》：「佛言：齋有三輩，

樂何等齋？維耶長跪言：願聞何謂三齋。佛言：一為牧牛

齋，二為尼揵齋，三為佛法齋。牧牛齋者，如牧牛人求善

水草飲食其牛，暮歸思念何野有豐饒，須天明當往。若族

姓男女已受齋戒，意在居家利養，念美飲食育養身者，是

為如彼牧牛人意，不得大福，非大明慧。第二尼揵齋者，

當月十五日齋時，伏地受齋戒，為十由延內諸神拜言：我

今日齋，不敢為惡，不為妻子奴婢非是我有，至到明日。

如彼尼揵外道，不得大福，非大明慧。第三佛法齋者，內

道弟子月六齋日受持八戒。」（《大正藏》53，頁 935 中欄）

按《佛說齋經》卷一（《大正藏》1，頁 911 上欄）略同。 

[4] 「境界經」不知是否指《文殊師利所說不思議佛境界經》，

然經中未見此文。此文惟出《念佛鏡》卷一引《大雲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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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齋法清淨經》、《挍量齋福利經》：「齋有五時。寅時

齋者，得八萬四千億歲餘糧；卯時齋者，得八萬億歲餘糧；

辰時齋者，得六萬億歲餘糧；巳時齋者，得四萬億歲餘糧；

午時齋者，得五百日餘糧。午時後不得成齋，得罪，無一

分功德。」（《大正藏》47，頁 124 下欄至 125 上欄） 

[5] 本段文字見《法苑珠林》卷四二引：「世尊為法惠菩薩說

云：食有四種。旦，天食時；午，法食時；暮，畜生食時；

夜，鬼神食時。」（《大正藏》53，頁 611 下欄至 612 上欄） 

原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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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漢譯： 

有齋則往坐寂靜處，當執酒肉五辛以外之白食，而浮圖形相

勿食。兩手取食，上舉不可過頭。以意遍滿法界，念如皆供奉三

寶而受持其餘，置食面前，食先分盛淨器內，不足則以花汁滿之，

器下變一青色「若」字，念三千界七寶之器，其間食中念「唵阿

吽」三字。「吽」生青光，令食清淨。「阿」出紅光，令食為藥。「唵」

生白光如乳酪。食豐器滿，三字共生光，入一切諸佛菩薩心中，

念請智藥入食中如月色，三誦攝受「唵阿吽」咒，自心中「佛」

種子字生光，悉請先食者及六趣有情，令在面前。復著種子字光，

皆自身為「佛」，念舌尖上變青稞粒大「吽」字，為一支金剛杵。 

唵 阿佉囉 謨佉 薩嚩達摩 阿也 阿耨 波喃企多 唵 

阿吽 發 莎賀[1]
 

咒三誦生光而服智藥，歡喜滿足，煩惱皆盡，證佛智滿。念

時誦： 

唵 伐折囉[2]
 

彈指奉送不顯，三誦《諸佛正法偈》回向，亦可於食飲未竟

時為之。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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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首真言結尾部分為《佛說大悲空智金剛大教王儀軌經》

卷一所載《施一切地上飲食真言》：「唵（引） 阿吽（引） 

發吒（半音） 莎（引）賀（引）。」（《大正藏》18，頁

588 中欄）。其餘部分似可還原為 Oṃ ākhara mukha 

sarvadharma Arya anupanāṃkheta，出處不明。 

[2] 本首真言可還原為 Oṃ vajra，其中 vajra「金剛」於真言中

多見，然獨用此一詞的真言出處不明。 

原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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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漢譯： 

將飲食時，須作食之五種想。一來食由墾植收穫舂磨淘煮而

成。二忖己德行，想受持之難。三防心離過，莫有苦嗔、甘貪、

中癡。四想醫治。有情有二種病，常病及客病也。四百四病者，

客病也；飢渴者，常病也，以飲食療之。五慈憫自身八萬四千蟲，

欲有力修善故[1]，飲食時禁妄語。 

次一口一匙而食時，當想為諸有情發菩提心。二口食時，當

想為諸有情修菩提行。三口食時，謂有情當成佛。住於如此之想

而如塗油之輪，食至略飽。《增一阿含經》云： 

多食致患苦，少食氣力衰。處中而食者，如秤無高下。

[2]
  

又外道之食而欲禁不能故，為鬼魅緣。凡俗癡愚未審而壞於

修道，我佛設齋，令半日食，安於修道，故為齋也。飲畢時有殘

餘，當施與食殘者食殘。施之法： 

唵 優齊悉他 比陀 阿濕婆 娑訶[3]
 

咒三誦而施之。念如諸鬼神飽餐智藥而得解脫。更復有餘，

則施與飢餓者。 

注釋： 

[1] 《釋氏要覽》卷一：「五觀（觀去聲。凡喫粥食，先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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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誦之訖方食，蓋自警也）。一計工多少，量彼來處（《智

度論》云：此食墾植收穫舂磨淘汰炊煮，及成，用工甚多。

一缽之飯，作夫流汗，食少汗多。《僧祇律》云：施主減

其妻子之分求福故施）。二忖己德行，全缺應供（《毘尼母》

云：若不坐禪，誦經營三寶事，不持戒，受人信施，為施

所隨，缺則不宜。全則可也）。三防心離過，貪等為宗（《明

了論疏》云：出家先須防心三過，謂於上味食起貪，下味

食起嗔，中味食起癡。以此不知慚愧，隨三惡道）。四正

事良藥，為療形苦（形苦者，即飢渴為主病，四百四病為

客病，故須以食為醫療，用扶持之。若食粥，可云不正良

藥）。五為成道業故，當受此食（不食成病，道業何從？

故叚食資身也。古人云： 先結款狀，既食，不可忘於修

道）。」（《大正藏》54，頁 274 下欄） 

[2] 此偈不見《增一阿含經》，僅見《法苑珠林》卷四二（《大

正藏》53，頁 612 下欄）徵引。 

[3] 本首咒出處不詳。 

原文：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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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12 。 ，

。 ： 

       

     

      

 

，

。  

    

，

。 ： 

     

漢譯： 

次以淨水漱口，令齒間併無食物及飯味。不如是，過中嚥唾

即為破齋也。齋畢復食齋，利益食者及一切有情故，誦《聖佛母》

一遍，乃至《諸佛正法》，謂我此齋饒益善根及有情，故當成佛。

三誦回向，安然而起。是一日一夜專修三業清淨善法，減除世事

睡夢雜語，至於聖賢尊者所在。齋戒畢時，亦不可生惡行、惡言、

                                                 
12

 （琉璃光），5964 號抄本作「 」，下文又作「
」，目前尚不敢肯定西夏「藥師琉璃光王佛」一名的標準譯法是甚麼，

或許當以後者為正。參看「藥師琉璃光七佛本願功德經」夏譯作「
」，李範文《夏漢字典》（北京：中

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頁 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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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想。念言後豈可行其他不善之法？念以此善根，作我成佛時一

切有情皆令成佛之想。 

《破惡見論》所說隨敕齋日持誦。白月初八日，誦藥師琉璃

光王佛名並誦其咒。誦此名咒一遍，則盡滅二劫所造罪愆[1]。其咒： 

唵 南謨 薄伽伐帝 鞞殺社 窶嚕 薜琉璃 缽喇婆 囉闍

也 呾他揭多也 阿囉喝帝 三藐三勃陀也 呾姪他 唵 

鞞殺逝 鞞殺逝 摩诃鞞殺社 鞞殺社 三沒提揭帝 莎訶

[2]
 

十四日誦阿彌陀佛之名並誦其咒，則盡滅四劫所造一切罪

愆。其咒： 

唵 啊彌怛嚩 口纥哩 娑诃[3]
 

十五日誦釋迦牟尼佛之名並誦其咒，則盡滅三劫所造一切罪

愆。其咒： 

唵 末儞 末儞 摩訶末儞也 娑訶[4]
 

注釋： 

[1]《破惡見論》今不傳，引文不詳所出。 

[2] 此為「藥師琉璃光佛咒」，出《藥師琉璃光七佛本願功德

經》卷二，義淨譯作：「南謨 薄伽伐帝 鞞殺社 窶嚕 薜

琉璃 缽喇婆 曷囉闍也 呾他揭多也 阿囉喝帝 三藐三勃

陀也 呾姪他 唵 鞞殺逝 鞞殺逝 鞞殺社 三沒揭帝 莎

訶。」（《大正藏》14，頁 414 中欄至下欄） 

[3] 此為「阿彌陀佛一字咒」，《大樂金剛不空真實三昧耶經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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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波羅蜜多理趣釋》卷二但作「紇利」（《大正藏》19，頁

612 中欄），西夏智廣、慧真《密咒圓因往生集》有徵引，

並注云：「據諸師所傳，更加唵、啊彌怛嚩并莎訶字亦得。」

（《大正藏》46，頁 1011 下欄） 

[4] 此咒出處不明。考失譯《大佛頂廣聚陀羅尼經》卷四有「釋

迦牟尼佛心咒」，作「唵 末里 末里 摩訶末里 塞嚩訶」，

其下又有「釋迦牟尼佛心中心咒」，作「唵 末儞 末儞 薩

羅 莎嚩訶」（《大正藏》19，頁 167 上欄至中欄），則《近

住八齋戒文》咒語似由此二咒雜糅而成。 

原文： 

、 ， 、 、

。 。 

， 、 、

、 1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3

 （等名），5964 號抄本作「 」（名等），未詳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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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 。

、 ，

。 

漢譯： 

黑月初八及十四、十五者，二十三、二十九、三十日也。當

知彼所持誦亦如白月。 

若三齋，則初八、十五、三十日依次當誦藥師琉璃光王佛、

阿彌陀佛、釋迦牟尼佛之名咒，滅罪法同前。如是一日一夜，三

業清淨大精進，而至平旦時解齋。日未明時此方不可解齋。《婆沙

論》云：「明相有三。日初現東方，照樹身，則天作黑色；照樹葉，

則天作青色；高過樹，則天作白色。掌紋分明之時，始得解齋。」

[1]解時不需急速，善日不可為惡。 

次如上述飲食至誦《聖佛母》，三遍回向「以持此齋戒之善根，

我當成佛，一切有情亦令成佛」。又三誦先受戒時之回向偈，乃至

《諸佛正法》，亦三誦偈：「我以此齋戒善根饒益有情，故當成佛」。

其後觀持齋者及所獲福德、所證無上菩提、所拔濟眾生，是否皆

得一真平等自性。 

注釋： 

[1] 本段文字勘同《釋氏要覽》卷一：「《婆沙論云》：明相有

三。初，日照剡部樹身，天作黑色；二，日照樹葉，天作

青色；三，日過樹，天作白色。三色中取白色為正時。須

舒手見掌文分明，始得食粥。」（《大正藏》54，頁 274 中

                                                 
14

 5964 號抄本「 」（成）下有「 」（第一人稱詞尾）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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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按《薩婆多毘尼毘婆沙》卷四作：「明相者，有種種

異名，有三種色。若日照閻浮提樹，則有黑色。若照樹葉，

則有青色。若過樹照閻浮提界，則有白色。於三色中白色

為正。」（《大正藏》23，頁 529 上欄）與西夏本不盡相合。 

原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漢譯： 

次念諸法如幻而起。若未於佛前供養敬禮，則此時供養。誦

《三十五佛》、《普賢七支》，知三寶及闍梨之恩故，如上乃至回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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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如幻在樂處。謂「是人壽終後，功德如我身」者，其後取報。

上各成果分明，此世造因，後生受報也。此偈帝釋及如來依次所

說[1]，故天樂等以意持齋戒，其後則如帝釋。若欲令一切有情成佛，

發大菩提心而持此齋戒，則其人此世必定消滅諸苦，善神守護，

聖賢攝受，不墮三惡趣，世世生處見佛聞法，受人天娛樂，成究

竟無上菩提道。虛空界無盡，超度此方一切有情，皆成究竟無上

菩提道者也。故《增一阿含經》云：「佛言：『若欲求世間安樂，

欲求作轉輪聖王，欲求作欲界、色界、無色界之聲聞、緣覺、佛

乘者，皆當持八戒齋，隨願無所不獲，吾由持戒故成佛。』」[2]又

今五濁漸教之時，為罪者多而修善者少，若於此時為齋持戒，則

如火生蓮花，福德最多。故《優婆塞戒經》云：「彌勒佛出時百年

受齋，不如今五濁時一日一夜受齋。」[3]
  

注釋： 

[1] 此偈帝釋及如來依次所說，指《別譯雜阿含經》卷三：「帝

釋歡喜，即說偈言：月八十四日，及以十五日，并及神足

月，受持清淨戒。是人得生天，功德如我身。佛告諸比丘：

帝釋所說，不名善說。所以者何？若漏盡阿羅漢所作已

辦，應作是偈：月八十四日，及以十五日，並及神足月，

受持清淨戒。斯人獲勝利，功德如我身。佛與羅漢應說斯

偈。」（《大正藏》2，頁 389 上欄至中欄） 

[2]《法苑珠林》卷八八：「《增一阿含經》云：若善男子、善

女人欲得八關齋離諸苦者，得盡諸漏，入涅槃城，當求方

便，成此八齋。人中榮位不足為貴，天上快樂不可稱計。

欲求無上之福者，當求此齋。欲生六欲天、色、無色界天

者，當持此齋。欲求一方、二方、三方、四方天子、轉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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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王位者，亦獲其願。欲求聲聞、緣覺、佛乘者，悉成其

願。吾今成就，由其持戒。五戒十善，無願不獲。」（《大正

藏》53，頁 933 上欄）按《增一阿含經》卷一六（《大正藏》

2，頁 626 上欄）所記略同。 

[3] 本句勘同《法苑珠林》卷八八引《優婆塞戒經》：「彌勒出

時百年受齋，不如今日五濁世時一日一夜。」（《大正藏》

53，頁 932 上欄）按《優婆塞戒經》卷五作：「彌勒出時

百年受齋，不如我世一日一夜。」（《大正藏》24，頁 1063

中欄）與西夏本不盡相合。 

原文： 

， 。《 》

： ， ， 。

， 。

？ 

《 》 ： ：

， ？ ： 15 ，

， ，

。 ： ， ， 。 ：

？ ： 16 。《 》 ：

， 。 ： ， 、

？ ： 。 ，

， ， ， 。

， 。 

                                                 
15

 5964 號抄本脱「 」（或）字。 
16

 5964 號抄本脱「 」（可）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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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17 。 

漢譯： 

又此八戒齋者，最惡屠兒亦可得受。《涅槃經》云：「波羅奈

國一屠兒，名廣額，日日殺無量羊。舍利子令受八戒一日一夜，

命終得為多聞天王之子。況復他人？」[1]
 

《成實論》云：「問曰：『是八齋短於一日一夜或長於一日一

夜受持，可否？』答曰：『或一日或一夜，或半日或半夜，或一月

受持均可 [2]，受時當分明時節而獲准。』釋曰：『一日一夜不全者，

成七戒，不成齋。』問曰：『此受戒不全可乎？』答曰：『可。』」

《俱舍論》曰：「受不全者，謂之妙行，不得名戒。[3]問曰：『略持

八齋戒時，並持五戒、十善戒可乎？』答曰：『可。八戒全持以外，

五戒十戒者，與限壽不等，則亦為妙行，不為戒。妙行福德雖不

及持戒，亦增福德，勝於不持。』」 

奉詔略明近住義，甘露點滴擊法鼓。所獲福德皆無遺，有情

當共得佛道。 

近住八齋戒文。 

注釋： 

[1] 《法苑珠林》卷八八引《涅槃經》：「波羅柰國有屠兒，名

曰廣額，於日日中殺無量羊。見舍利弗，即受八戒經一日

                                                 
17

 （八齋戒），5964 號抄本作「 」（八戒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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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以是因緣，命終得為北方天王毘沙門子。如來弟子尚

有如是大功德果，況復佛也？」（《大正藏》53，頁 933 上

欄）《大般涅槃經》卷一七（《大正藏》12，頁 722 中欄）

同。 

[2] 《法苑珠林》卷八八引《成實論》：「復有人言：此法但一

日一夜受，是事云何？答曰：隨受多少並得。或一日一夜，

或半日半夜，或一月半月等。」（《大正藏》53，頁 934 上

欄）按《成實論》卷八作：「一日一夜，是事云何？答曰：

是事無定。若一日一夜，若但一日，或但一夜，若半日，

或半夜，隨能受時得出家。……問曰：是八分齋但應具受，

為得分受？答曰：隨力能持。有人言此法但齋一日一夜，

是事不然。隨受多少戒，或可半日，乃至一月，有何咎耶？」

（《大正藏》32，頁 303 中欄至下欄）與西夏本不盡相合。 

[3] 《阿毘達磨俱舍論》卷一四：「受此律儀必須晝夜，謂至

明旦日初出時。若不如斯依法受者，但生妙行，不得律儀。」

（《大正藏》29，頁 75 中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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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Tangut Version Eight 

Precepts for Approaching 

Nie, Hong-Yin

 

Abstract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Manuscripts at the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preserves an interesting Tangut Buddhist text, The Eight Precepts for Lay 

People on Fasting Days, which is believed to be a translation from its 

Chinese original in the neighboring Liao Empire.  This paper translates this 

Buddhist text from Tangut back into Chinese and traces its citations to 

Chinese sources.  The text lists many Tantric dharanis and practices.  I 

believe that the text reflects the reality of Tangut Buddhism, which was an 

amalgamation of Exoteric Buddhism and Esoteric Buddhism. 

 

Keywords: Tangut Buddhism, Eight Precepts for laypeople, 

amalgamation Exoteric Buddhism and Esoteric 

Buddhism, Xiao Buddh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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